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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賈紫平／口述，陳卉怡／採訪整理 

 我很確定的是，生病改變了我的人生觀，而“開懷＂也

讓我肯定自己存在的意義與價值，我想在困境中的豐收，常是最

讓人感動的。 

我生命中的秋天 

 很多人生病時，都想找最好的醫生，但我是一生病就嚇

壞了，只想著能找到醫生就好，沒想到就這樣遇上最好的劉自嘉

醫生，真是幸運。醫生比我還積極，住院、檢查，一次化療之後

開刀，之後又定期回台中榮總接受十一次化

療，為期半年。 

 開刀不痛，也不可怕，可怕的是從知

道生病後的這段時間，對許多事情都有不確定

感，對死亡的恐懼，是一種未知的可怕。而化

療的過程很辛苦，我咬著牙，在家人的支持下

撐了過來。我先生在化療期間，一定請假陪

我，他為此花錢買了新車，天冷的時候先上車

開暖氣，天熱了就先開冷氣，就為了讓我舒服

一點。 

 最後一次化療完畢，在四十分鐘回家

的車程中，由於難過欲嘔，我們停下來休息了

三次，當時正值秋末，坐在已收割完畢的稻田

邊，暮色裡吹著冷風，一片蕭瑟，一如我當時心情的寫照。 
 

開懷的第一步 

 化療結束後，我在一張小紙條寫上自己的名字、電話，

交給劉自嘉醫師，我告訴他：「如果你要宣判哪個女人是乳癌的

時候，就請她打電話給我，我相信我可以幫助她。」恰好當時榮

總社工室正計畫找一些願意站出來的乳癌病友，共同籌辦“病友

座談會＂ 。第一場的病友座談會就有一百二十一人參加，我和

我先生一起去，當時就決定成立一個病友互助團體，那就是“台

中市開懷協會＂的前身“開懷俱樂部＂ 。 

 或許是長期在生命線服務的關係，讓我有助人的理念，

而身歷其境，也讓我更能體會病人最大的需求，所以我才敢這樣

做吧！生病讓我探索自己有什麼事情是想做而沒做的，草創“開

懷＂，給我一個機會重新發現自我和訓練自我，也比較勇於承擔

以往畏怯的責任。 

面對復發與死亡 

 身為“開懷＂的創辦人，每次有病友去世，我都很快接

到通知，十年來，總有近百次了吧，每一次我都必須面對，而每

次也都帶給我許多的思考：「如果是我復發一次、兩次，會有什

麼感覺，會怎麼做呢？」我也曾想過這樣的問題，活下去的慾望

是有意義的，而治療的過程也有不堪的一面，困難的是我們總無

從知道這攸關生死的大事，到頭來的結局是什麼。「會再爭戰一

次，努力的延續生命？」還是「只追求三、五個月痛快的生活，

時候到了就走？」我不能給自己答案，不到關鍵時刻，誰也不能

協助我做出決定吧！ 

 有句話說：「死亡是生命的一部份。」日常生活和環境

裡的很多事情，都會讓我想到死亡，死亡好像很接近我，我不能

否認自己會害怕死亡，它是一直存在那裡的，就如同每年到醫接

受乳癌回診，結束後幾乎都立刻離開，不願意多待兩秒鐘，其實

是心裡害怕，但是卻也不得不試著用更積極的態度去面對。 

“開懷＂有為復發病友舉辦的工作坊，從身心靈各方面撫慰病

友，希望在黯淡中重塑生命，不論這生命還有多

長，希望能活得平靜有品質，我曾參加過幾次，

那會讓我思考自己是走在生命的那一個段落，路

應該要怎樣走下去。我想，對於曾經罹患癌症，

但又存活多年的病人來說，感受死亡或接近死

亡，對人生的修養應該會有正向的影響吧！ 

放手，需要一種勇氣 

南投生命線是我另一個家，我是僅餘的第一期志

工。過去幾年裡，兩度受邀擔任生命線主任，前

後有將近五年的時間，如果沒有生病，我不一定

有勇氣去擔任生命線的主任。過去我一直是家庭

主婦，而生命線主任這個職位，除了奉獻，還有

一點工作的意義，能擁有一份工作，肯定自己的

能力、價值與成果，感覺很不錯，但真正讓我激動和回味的，還

是同甘苦的伙伴與服務的內容。 

 我在生命線擔任主任時期，辦理九二一地震與桃芝颱風

救災工作，當時有七位社工員和一百多位志工，加上號召全國各

生命線陸續支援的一百多位志工，統籌起來需要一些智慧。跟災

民在一起，在哀傷，有成就，更有感動。前陣子在水里再度遇到

村長夫人，她一把抱住我，眼淚就這樣流下來，我想：我們會很

久很久地活在彼此心中。 

 離開一個可以發揮自己的環境，離開時還有人捨不得

妳，應該需要一些勇氣吧！我也許受到先生“不求勝，所以少

輸＂的影響，選擇了適當的時候放手生命線的主任職位，現在回

顧，覺得是正確的。 

我一直屬於生命線，也一直屬於開懷協會，在心底深處，“開

懷＂對我的召喚始終沒有停過，總覺得“開懷＂有更急迫重要的

事情等著我去做。我很確定的是，生病改變了我的人生觀，而

“開懷＂也讓我肯定自己存在的意義與價值，我想在困境中的豐

收，常是最讓人感動的。 


